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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行空 出神入化
——霜凝大写意抽象马赏析 □曾祥玉

古往今来，画马的人不少。但像霜凝以狂草
入画，融入他极为擅长的抽象画风，仅以单一线
条的变幻莫测便绘就各种姿态的马，或狂放不
羁、或腾空飞奔、或昂首嘶鸣、或马蹄声疾、或力
拔千钧、或娇憨可掬、或温驯活泼、或左顾右盼、
或一骑绝尘、或嬉戏打闹、或万马奔腾……用笔
稳准狠，可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中国画的大
写意讲求“遗貌取神”“得意忘形”，浇胸中块垒，
抒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之浩然正气。而“抽
象”是基于西方科学理性，以极简的思维逻辑归
纳还原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韵律感。霜凝笔下
蕴含的东方人的智慧哲学，以诗为魂，以书为骨，
以抽象的律动为韵，在冲动的才情与多维的理性
操控之下，在他独有的诗意空间与自在场域中生
发出了独特的绘画样式、个性气质。

回顾千百年来的画马史，代不乏人，画家们
虽不断地探索创新，但总体上没能脱离写实的窠
臼。而当代画家贾浩义（老甲）却一反传统，基本
跳出了形的桎梏，以浓墨重彩的激烈笔触和狂飞
肆舞的纵刷横涂，以块面组合的冲击力颠覆了

“笔墨造型”的传统写意，开辟出了“真似”与“真
不似”间的“非常大写意”的画马艺术现代格局。

霜凝受老甲的启发，携狂草笔意写就他心中
的马，可谓“画中有书，书中有画”。汉字书法独
有的简约凝练的空间维度与思维模式，使得他笔
下的气象抵达了诗意的哲学。他重在表达一种气
象，一股流淌在性灵中的勃勃生气。“以艺载道”“道

器不二”，其意图并非要描绘现实中的马，而是借助
马的精气神在视觉层面充分表达线条的空间魅力，
形而上说，即是一阴一阳之“线性”与“道性”。

若说充实层面，形而中谓之心，心寓中庸。
霜凝自觉融入了西方的抽象极简主义、立体主
义、表现主义等方法，同时和中国传统儒、释、道
精神相结合，以诗人的浪漫语言，进行跨时空地
多元融合和嫁接，使得看似简单的画面，因线条
所传达的气韵律动与真切情感，弥漫出现代工业
文明时代下的人文气息与深度情怀。

霜凝的马画创作，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始于9年前受老甲启发，将狂草书法中的

“点、横、撇、捺、竖”，娴熟地挥就于笔端，再结合
他对墨的“干、湿、浓、淡、无”的巧妙运用，笔下的
马或欢蹦乱跳或温驯可爱或勇猛狂放。

如《春风得意》，用饱醺墨汁的浓笔，极为有
力的一“点”，便将奔跑中回眸的马头，生动而又
形象地呈现得惟妙惟肖；接下来的一“撇”一

“横”，同样用浓墨一气呵成，却将马的脖颈、身
躯，展现得逼真生动并极富生命的张力，以至肌
腱的饱满、骨骼的坚实、韧带的强劲，均被他的神
来之笔，宣泄出蓬勃的朝气和昂扬的生命；四肢
则用墨尽后的枯笔，极为洒脱地往下“刷、刷”几
竖，便呼应了头、躯、颈部淡墨和枯笔的恰到好
处，令马有了腾空一跃的动感十足和神采飞扬，
甚至连马的性情灵动，也都被他刻画得活灵活
现。而如此简练的线条和简洁的构图，与留白所
形成的强烈的黑白对比，和画面的清新空灵与立
体美感，将他追求的“以空灵、气韵作用于人的感
官，通过直接表达真善美体现儒家‘仁’的思想，
通过留白的形式体现释家‘空灵’的精神，通过气
韵体现道家似有若无的‘非常道’理念”的思想内
涵和哲学境界，清晰而又准确地呈现出来。

可以说，霜凝最初的笔下的马便已不同凡
响。可即便如此，他依旧力求更大的突破，试图
让笔下的马尽量跳出形的束缚，进而形成更为鲜
明的个人画风，这就有了《蓦然回首》和《马蹄声
碎》的尝试。他力求让传统笔墨淡出表现技巧，
更多地展现线条的张力和魔力，使画风从最初的
大写意，升华到了大写意加抽象的更高境界，并
在本就十分简洁的画风上，迈向了更极简的风
格。而他线条的连贯和气势的奔放，与天马行空

不受羁绊的创作思维和雄健的笔力，为他日后在
画风上的再次升华和突变，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创
作基础和意境铺垫。

很显然，霜凝在创作初期的第一阶段，他的
勇于创新和大胆突破，在匠心独运的画风上，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彰显。而他在尺幅上的收放
自如，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他既能将单匹马的斗
方小作，一挥而就出四蹄腾空的英姿飒爽，30米
巨幅的《铁马冰河》，也同样被龙飞凤舞出山呼海
啸、蹄下生烟的磅礴壮观与气势恢弘。

可不知何故，当霜凝正处于第一阶段的画马
创作高峰期，上天却好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不仅谈不上在此基础上的再提高，甚至连已非常
成熟的马也画不出来了，上帝像是关闭了画马这
扇门，以至他一度停笔不再画马。而这一停便是
数年，直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一次梦境，才又
让他获得灵感，以至深夜两点即兴起床铺纸蘸
墨，激情地将梦中的画面挥毫于宣纸之上，开始
了他一发不可收的第二阶段的画马创作，并前所
未有地将梦中的抽象画风，融入此前狂草加大写
意的绘画中，从而走出了一条“狂草＋大写意＋
抽象”的独创之路。

而这时的霜凝，受毕加索那句“鸟儿叫得好
听吗？好听。懂吗？不懂。美吗？美。”的影响，
迷上了抽象绘画。后又受蒙德里安、康定斯基、
波洛克、德库宁、赵无极等的影响，一门心思致力
于抽象绘画的全新创作，进而形成了自成一体的

“T”抽象绘画风格。然后再将他的抽象画风，注
入几已不受羁绊的“狂草＋大写意”的画马中，这
便让他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笔墨的影响，任其单一
线条自由驰骋，这使得他笔下的马无论站姿、跪
姿、卧姿，回头、前行、飞奔、腾空、嬉戏，都更为鲜
活可爱。而其现阶段所创作的马，线条的洒脱不
羁和力量狂放，与干湿的刚柔相济所达到的虚实
效果，令造型完全摆脱了此前形的桎梏，几将大

写意的画风，推向了抽象的新的境界。
如此单一的线条和完全单一的用色，是怎样

被他造就了这样的神形各异和鲜活生动？用霜
凝自己的话来说，是将“继承与创新、技术与神
态、整体与局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动与静、
虚与实、线与面、浓与淡、枯与润、画内功与画外

功”的十大画马哲学关系，有机地融会贯通于笔
端，而令线条变幻多端，从而打破了传统绘画以
俯视、仰视或平视点的画面组合，进而将马头、马
颈、马身、马腿、马蹄呈现出多视点的二度空间甚
至三度空间的全景共存。其具体表现为：整体与
局部及之间结构关系的精准把控，如耳、眼、尾等
简化甚至忽略不计，而触及主体的头、胸、前腿及
比例关系时，则将他娴熟的纵虚线法、斜虚线法、
横撇捺虚线法、旋转虚线法、三角虚线法、虚实结
合法、空白法、两分法等，和胸部的半圆法、全圆
法、棱型法、角型法，与头部的斜开法、竖开法、斜
撇法、斜捺法、抬头法、低头法、回头法等，和次要
矛盾的后腿、蹄、臀、鬃的虚实结构，进行了糅合，
令他笔下的马绰约多姿并立体灵动，超越了人们
习惯性的视觉感知，产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抽象
效果，进而引导观者对其画面理性思考和任意遐
想。而他笔触的提按、顿挫、速缓，则让他笔下的
线条韵律展现出疾、驰、狂、雅、断、连、枯、润、腴、
瘦等各种富于生命力的节奏形态，从而呈现出激
越与刚健、活泼与温驯、沉静与优雅、着实与虚幻
等诸多意象，并让画面超凡脱俗、如梦似幻。

抽象表现主义的成功融入，将霜凝的主观情
感，通过线条的起伏变化和节奏律动，细腻、生动
而又准确地表达得清晰无误，如他用两条略显粗
率的简单线条，便让马嘴别出心裁地大开大阖，
借以表达马的内心欢快、愉悦、率真、沉静、温驯
等；而以虚实线条和笔墨表现上的豪放、狂野却
又严谨合度，与点、线、面恰到好处的连接所体现
出的结构和动势，更让马的生动雅逸、挺秀英俊、
雄姿勃发、忠诚勇敢，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与西
方表现主义多以夸张、变形乃至怪诞的构图，借
以发泄内心的苦闷、焦虑、不安甚至痛苦绝望天
壤之别，霜凝在他的作品里，表达的多是乐观的、
积极的、健康的、浪漫的、抒情的而又极为细腻的
情感，传递的是热情洋溢和达观向上的乐观主义
和浪漫情怀，这与他一再强调的“抽出心中之象，
抽出心中真善美”的创作理念契合得绵密无缝。

即便马的哀伤，也同样被他赋予了优雅的姿
态和高贵的品格，以至令人对马的哀怨惆怅，有
着难以言说的深刻共鸣。例如他的系列《乌骓
马》，便将项羽自刎前为护爱驹而将乌骓马推入

舟中，但乌骓马却跃入江中殉主的忠贞、伤情、决
绝和悲壮，刻画得如泣如诉而又令人动容与肃
然，整个画面弥漫出一种悲剧的力量和悲情的美
感，传递着至真、至义、至情、至爱的高尚情感与
节操。而他为这组马所特意填的词《渔歌子·画
马》：“纸上蹄声笔下风，声声泣血染长空。垓下
鬼，楚家雄。乌骓魂骨不江东。”则将他的主观情
感和自我感受表述得至为情真意切。他为《春风
得意》题的词《南歌子·画马》：“笔下疾风起，胸中
意气倾。泼出纸上马蹄声。万绪千愁一踏碎如
星。”同样将他主观的豪迈和内心的激越，通过笔
下力的宣泄，释放得极为酣畅淋漓。

可贵的是，霜凝在画马艺术上的不断创新，
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笔墨的突破上，甚至摆脱了对
传统绘画工具的依赖，以至牛刀初试，便将板刷、
硬纸板、丙烯等综合材料的大胆尝试，前所未有
地创作出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马，实现了对传统
技巧和表现手法的颠覆性突破。他的创新之作，
显然有着西方现代绘画的典型特征，却又不失写
意马画的技巧表现。而革命性的板刷效果，竟也

刮刷出了传统笔墨的神韵精髓，和立体主义与表
现主义的多元融合，而让画面同样有着令人一见
忘俗的深刻印象，散发出力量的宣泄，和黑白对比
的强烈视觉冲击，以及情感思绪的饱和表达。

极简之风，是霜凝马画的最大特点。能以如
此单一的线条，凤翥龙翔出马的气象万千，尤其要
求画家在看似简单的表现手法上，对细节精准把
控，对线条娴熟运用，特别对马的外貌特征、比例
结构、性格心理和个性特点要悉数掌握甚至了如
指掌。纵观千百年来的画马史，从最初的非现实
主义，到后来的现实主义，再到之后的兼工带写，
以至大写意风格的普遍确立，乃至西方最早的古
典主义，和后来的现实写生，以及印象抽象，均是
一条从繁到简的创作之路。而在这个过程中，画
繁容易画简难，画形容易画神难，已有相当程度的
共识，这从世界绘画史的发展和众多艺术大师的
艺术风格中不难得见。

而文人画风，则是霜凝马画的另一显著特
征。无论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霜凝的马画创
作，均极大地体现了他重意不重象，重神不重形，
并以曲尽其妙的书法线条，将大写意加抽象绘画
的马，挥舞出了极为传神的韵味，让画面弥漫出传
统文人画特有的清新、雅逸、淡泊、高妙而又脱俗，
做到了神形皆妙的有机融合。而在多年来的创作
过程中，他对文章写作和绘画创作总结出了以下
十有：言中有己/画中有己，言中有情/画中有情，
言中有势/画中有势，言中有神/画中有神，言中有
趣/画中有趣，言中有约/画中有约（简约）……这些
很好地体现在他妙趣横生的画面上。

霜凝的马画创作，天马行空、出神入化，并在
千百年来的画马艺术实践中，几乎穷尽了一切表
现手法后，又奇迹般地仅以单一线条的神妙莫测，
幻化出众多妙不可言的创作。而如此创新和艺术
上的极限挑战，和他数十年的工作经历，以及在文
史哲、诗书画上的深厚造诣，乃至走南闯北的见多
识广，善于思考所形成的见地独到等画外功密不
可分。造化弄人，自幼便醉心于人文艺术的霜凝，
却阴差阳错做了一辈子金融工作。可看似水火不
容的人生经历，竟为他在艺术创作上的海阔天空，
创造了千帆阅尽后的广博视野和见识，而这样的
阅历眼界，和由此形成的胸襟格局，反过来又令他

的笔墨信马由缰，却又守法有度。
如他所题的《七绝·画马》：“一啸泼来天下

马，践平素尺挣开缰。谁言只有长安好，踏遍寰
中尽带香。”便将不墨守成规的创作理念和气度
恢弘的胸襟豪迈，体现得至为真切。而以下事
例，则是他画外功夫的生动写照。那是20多年
前，他赴湖北襄阳出差，不顾行程劳顿，在紧张工
作之余一心想考证《三国志》里刘备的坐骑的卢
马，是怎样在江流湍急数丈宽的檀溪河边，驮着
刘备惊天一跃，从而摆脱了身后追兵的穷追猛
打，为魏、蜀、吴三分天下保住了关键人物刘备。
走访“马跃檀溪”这一历史遗址成了他的心愿，可
当地负责接待的很多朋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典
故，更不知道遗址在何处。最后经多方查找，在
江边山麓斜坡上，掸去尘土、清理干净，才得见前
人刻在石坡上的颇有历史遗韵的“马跃檀溪”四
字，从而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他为此所题的
《七绝·的卢》：“本来贩履少人闻，不过呜呼起座
坟。陈寿缘何书史册，的卢一跃定三分。”和他题
写的同样带有历史典故的《七绝·昭陵六骏》：“千

里黄沙万里疆，龙嘶虎啸伴秦王。世人只道凌烟
阁，廿四雄蹄挺大唐。”与《七绝·天马》：“渥洼太
乙骥中龙，直上云宵抵九重。秋雨嫦娥天滴泪，
汉宫皓月两情浓。”以及迄今创作的数千首各种
体例的诗词，也是他画外功的最好诠释。

如果说人文艺术上的深厚造诣，极大地成就
了霜凝的马画创作，那他数十年宏观金融调控的
工作经历，则让他在马画创作上不受任何藩篱的
制约，敢于挑战创作上的极限，这在巨幅创作上
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前面提到的《铁马冰河》，便
是他在高强度工作一整天后，处于极度疲惫的状
态下，即兴挥毫不到一小时创作出来的十张八尺
整张的巨幅画作。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在今年
国庆假期的半天时间里，仅以三个半小时，共耗
墨汁二十五斤，便势如破竹般挥就出100×2.2
米的恢弘巨作。线条的奔放、笔力的遒劲、意韵
的连贯，和挥舞出的排山倒海、四蹄生风的磅礴
之势，令观者血脉偾张、心旌激荡。

文如其人，画如其人。纵观霜凝的马画创
作，均是在不断地创新与突破中螺旋上升，出色
而完整地注入他的情感、精神和思想。而他魔
幻一般的线条，犹如提琴的弦，所奏出的旋律时
而舒缓、时而激越、时而沉静、时而高亢、时而哀
怨、时而欢快、时而奔放、时而内敛、时而优雅、
时而惆怅、时而如泣如诉、时而风狂雨骤，并将
书法线条的抒写性、写意性、抒情性和书卷气，
结合得恰到好处，令人回味无穷。虽受老甲启
发，但他却在老甲“非常大写意”的基础上，以
哲学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和诗人的情
怀，独创出“草书＋大写意＋抽象”的特有画
风，将他在诗书画、文史哲上的思考，和他对儒
释道、精气神、天地人的理解追求，与他总结出
的对立与统一十大关系间的道与度，跳出了形
的束缚和传统笔墨的窠臼，将东西方绘画的表
现技巧和艺术语言，糅合于兼具东西方文化元
素的画马艺术，实现了他“东方抽象绘画”的惊
险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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